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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脐带》是一部新颖的草原题材艺术片，由乔思雪自
编自导，姚晨和曹郁监制。影片以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为
背景，讲述蒙古族音乐青年阿鲁斯为陪伴身患阿尔兹海
默症的母亲，回到家乡经历寻找与告别的心灵旅程。影片
通过象征脐带的牛毛绳和伴随镜头画面多次复现的蒙古
族民歌，在银幕上演奏了一曲感人至深的生命吟唱。

为防止母亲发生意外，阿鲁斯情急之下将一根牛毛
绳系在了自己和母亲腰间。过去有不少大人用一根带子
系住学步的孩子，以防孩子磕碰或走失，影片似乎不经意
地使用了这一生活细节，“脐带”的寓意得以具象化体现。
一根绳子融入浓厚的母子情，亲情的温度由此蔓延。绳子
牵动着阿鲁斯跟随母亲不断行走，满足母亲孩子般的任
性，共同寻找她潜意识深处的“家”。最终母亲走向生命终
点，阿鲁斯的心灵也受到洗礼。

草原题材故事片始于1942年的《塞上风云》，新中国
成立后拍摄了《内蒙人民的胜利》，以后又涌现了《牧人之
子》《草原晨曲》《鄂尔多斯风暴》《祖国啊，母亲》等一批享
有盛誉的草原题材影片，其中贯穿着国家统一、民族认同
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视觉呈现上，草原自然风光和
民情风俗成为草原题材影片基本的文化符号。上世纪80
年代以降，草原题材电影进入创新与丰富发展阶段，出现
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优秀影片，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如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骑士风云》《东归英雄传》《悲情布
鲁克》《额吉》等。这阶段的草原题材电影，叙事具有广阔
的历史意识、英雄主义情怀和现实反思精神，镜像的视觉
表现更生动灵活，特别是塞夫、麦丽丝导演的“马背动作
片”，创造了草原题材电影的视觉奇观，被称之为“马背芭
蕾”，代表了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辉煌。进入21世纪以
来，草原题材电影在探索中发展，以更加宏阔的视野汲取
全球电影的艺术经验，着力表现现代化进程中草原人民
的生活境遇与精神状貌，影像表达更多带上了个性化特
征，如《季风中的马》《蓝色骑士》《诺日吉玛》《天上草原》
《寻找那达慕》《乌珠穆沁的孩子》《圣地额济纳》等。“90
后”导演乔思雪的处女作《脐带》犹如一缕清风，以鲜明的
女性审美特质和年轻人的当下生活体验，在草原题材电
影长廊中增添了一抹清新明丽的光彩。

社会老龄化问题的出现，对人性而言是一种考验。自
古以来，“百善孝为先”是一个关于伦理道德观的共识，施
孝的行为有着各种答案。《脐带》取材于当下日常家庭生
活，通过阿鲁斯兄弟俩对待患病母亲不同的态度，首先予
以道德层面的揭示，否定哥哥粗暴行为的同时也表露了
他的无奈。告别母亲时哥哥眼里充满愧疚和不舍，而后瞬
间扎进母亲的怀抱；弟弟带领母亲回到老屋后，哥哥追随
而至，默默表达自己的歉意，带走弟弟曾经拉过的马头琴
进行修理。这两个细节表现出了哥哥的忏悔和对灵魂的
修补，以无言之声表明了影片温和的批评态度，让人物在
善良的力量面前实现自我完善。《脐带》细腻温婉的叙事
风格包含了明确的善恶价值评判，同时以宽容之心为哥
哥创造了心灵升华的空间，较之以往草原题材影片或热
情讴歌或强烈批判的叙事方式，《脐带》以温婉柔和的叙
事方式，通过细小的家庭生活折射当下社会的普遍问题，
在诗情画意中传递痛楚情境中人性善与美的光芒。

在城市里正当红的歌手阿鲁斯和所有游子一样，家
乡是他的情感寄托，却未必是能够回去或者愿意回去的
地方。影片开头的马头琴和电声乐器暗示出阿鲁斯内心
的不安，歌厅里电子器乐的狂欢喧嚣取代了马头琴牧歌
的寂寥悠远，阿鲁斯眼神迷茫，唱道“虚迷的阻碍，空洞的
眼，我迷失我自己，在这世界和空洞的眼，我丢失了过
去……”阿鲁斯回到家乡，在陪伴母亲走向生命归途的过
程中，遇见了懂他爱他的姑娘塔娜，找到了音乐创作的源
泉，精神有了栖息地。他唱出发自灵魂深处的歌：“我像昂
格尔的雏鸟一样，听到远方的母亲在呼唤，我像归途中的
小燕儿，追寻母亲的呼唤。”塔娜告诉阿鲁斯：“我出生在
这里，回来后就不用考虑我是谁，我在哪儿。这里不该只
有马头琴和呼麦，我们不是一直生活在过去。”最终阿鲁
斯割断了连接母亲的绳子，就像呱呱坠地的婴儿被剪断
脐带，意味着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阿鲁斯留在家乡，延
续母爱的血脉情感，他的基于广阔天地和人间真爱的音
乐生命将更加旺盛，文化包括艺术传承是一条无形的脐
带。《脐带》首先是爱与责任的故事，故事背后闪烁着作者
对于艺术创作生命的深沉感悟。

在《脐带》充满浪漫主义情调的影像语言中，蕴含着
对于生命终结的哲学思考，思想深度超乎作者的年龄，从
而在艺术表现方式上取得了诸多突破。影片中，心理回归
孩童期的母亲娜仁卓格执意寻找一棵树，她认为这棵树
旁就是自己的家，父母在这个家等待着她。娜仁卓格去世
后，阿鲁斯继续寻找，他穿过一片片绿草地，在一片荒漠
之地找到了这棵树，它一半已枯死，另一半枝叶繁茂。如
果把这棵树看作人生，那么人的生命同样是扎根土地、开
枝散叶、新陈代谢、老枝干孕育新枝叶的过程，最顽强的
生命往往在苦寒处。我们可以用这棵树来诠释娜仁卓格
对生命归宿的追寻，它是草原民族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
生意识的艺术外化。这棵树是具象的，也是形而上的。

娜仁卓格的死亡应该是一场很悲痛的戏，影片运用
载歌载舞的场景、幻象式的盛装召唤仪式，在庄重欢乐的
氛围中完成了一场最痛心的告别。艺术之境进入哲学的
高度，对死亡的认知升华出高格的美学韵致，既不失催人
泪下的效果，又能够净化和提升人的情感境界。《脐带》用

诗性的欢乐画面表现死亡的悲剧，将悲伤痛苦的情感转
化为欢乐祥和的艺术情境，这种高度克制、以喜寓悲的艺
术辩证法，其深层的思维基础是对生命的哲学认知。从这
个角度看，《脐带》在其艺术表现中所体现的哲理意蕴，为
草原题材电影带来了更为突出的哲思特征。

《脐带》的诗意浪漫与哲思深度，离不开影片中大量
真实生动的细节运用。平淡舒缓的故事情节，仿佛横向移
动的画面徐徐展开，随着阿鲁斯母子的行走，牧区小城镇
的街景，草原的湖泊河流、蓝天白云等自然景观，人们日
常的生活状态，人与人之间朴实真诚的关系，共同营造出
田园牧歌的温馨意境；阿鲁斯家老房子里的蚂蚁群，草场
上被救的迷途羊羔，摩托声、水声、风声，不同情境中传出
的民歌，这些看似自由散淡的小细节，都与生命的主题和
意义密切相关；草原上林立的风力发电大风扇，私人牧场
追逐阿鲁斯的无人机，塔娜时而驾驶摩托车时而驾驶皮
卡，风驰电掣地来来去去，草原生活的现代感自然而然地
呈现出来。影像中的大量细节展现出了女性叙事细腻柔
情的优长，有笑有泪、耐人寻味，撞击心灵的力量感很强。
应该说《脐带》以其突出的女性气质和时代气息，别具一
格地开放在草原题材电影的园地中。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母亲娜仁卓格的扮演者巴德玛，
她出色的表演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脐带》的艺术魅力，
是影片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巴德玛曾经凭借《诺日吉
玛》荣获第3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她高超的
演技含而不露，对人物有着深入的理解和很强的把控力。
她将娜仁卓格病态的执拗、孩子般的天真任性和作为母
亲的慈爱，通过了无痕迹的表演传递给观众，那干净的眼
睛和顽皮的笑脸，让观众动容落泪。巴德玛大巧若拙的艺
术表现力为草原题材电影赢得了声誉，她是一位出色的
歌唱家，也是一位了不起的电影表演艺术家。她塑造的娜
仁卓格是草原题材电影人物形象谱系中一个不一样的母
亲，是众多艺术形象中独特的“这一个”，她的笑容和眼神
深深烙在了观众心目中。

稻盛和夫说：“我们只有时间去爱去享受。”接着他的
话说，我们只有时间去关爱父母，去享受爱的温暖和生命
的意义。或许这就是《脐带》要告诉人们的。

面对一个诗人的写作，我们可以有诸
多理解和对话的方向。就春泥的这本诗集
《时间的河流》而言，我主要结合诗人的时
间意识来谈谈一些想法。

正如诗集题目所标识的那样，它们揭
示了诗人长久以来都要面对的永恒命题，
即诗人与时间和存在的互动、叩访与探
询。这让我们想到当年孔子“逝者如斯”的
浩叹，想到古老的斯芬克斯之谜。

我们看到春泥一次次站在或寂静或喧
嚣的时间背景之下：“我看见世界正在沉沉
睡去/大地铺开海浪和沙滩/黑夜在这一刻
静止了喧哗/没有了婴儿的啼哭声/月亮升
起来了//我匍匐着致敬那些褪去的潮/以
及还残留着的贝壳们/人们留下的脚印张
开了嘴/想象飞翔的天空一望无际/还在原
地打转等待归期”（《海边印象》）。春泥不
断对时间境遇和时光流转做出回应或发出
疑问，他倾听着时间表盘的细微声音，用心
理潮汐对此做出应答。与此同时，诗人与
时间的相遇并不是外在的、旁观者式的，而
是将时间的感知和想象一次次转向内心。
由此，时间被内在化、生命化和想象化之后
就更具有共情的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春泥的这些诗作体现
出来的时间观。诗人并不是在俯视，而是
采取了与万事万物等量齐观的精神呼应，
由此诗歌的智性深度和沉思空间也就得到
了提升与拓展：“世界的变化也就在一瞬间
完成/惊诧还没有完全消逝在水里/消息已
经传递到万水千山之外/所有的人和事都停
留在秋天”（《在湖边散步》）。所以，春泥诗
歌中的所有与时间相关的细节、意象和场
景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尤其是那些细小
和幽暗之物，都获得了诗人的精神观照，时
间的谜团在诗人这里得以一次次地解开。

尤其需要关注的是，春泥这些与时间
境遇密切关联的诗歌，其中有一部分涉及
到传统农业文明的场景和意象，比如躬身
劳作的场面，它们对应了古老的时间序列，
也蕴含了现代性时间背景之下的巨变和转
捩。在时间的河流中，诗人充当了灯盏和
船只的功能，摆渡和指引是诗人面对时间
时的经典动作。面对天空、黑夜和大地这
样的永恒之物以及轮回的季节往复，诗人
很容易产生迷惘的感受，永恒之物和瞬间
之物在诗人这里被一次次掂量、比较和评
估，这也正是千百年来诗人们所生发出来

的“千古愁”。对于春泥而言，他是同时站
在过往、此刻以及未来的三个时间刻度来
面对自我、生命以及整个世界的。

春泥的写作充满哲学意味的思辨。在
他的诗行中，时间并非一种抽象存在，而是
以距离、速度、季节、夜晚、白昼等形式，呈
现出一种可感知的状态。“也许白昼和流星
之间的距离/正在不可避免地徐徐拉开”
（《海边印象》）。为了克服这不可逆的单向
度流失，人类唯有通过提高速度、效率等方
式，来让时间在我们的生命周期中呈现出
重金属般的延展性。有一种科学理论认
为，人如果能够以光速旅行，就能回到过去
与曾经的自己相遇。“这是一段奇妙的旅
程/人们终将穿梭不息”（《欣喜》）。这真是
一个既难以证实也无从证伪的命题。尽管
芝诺的“阿基里斯与龟”已经广为人知，但
诗人显然不会为这些纯逻辑的悖论所困
扰，正如“出发和抵达都是一种收获/或许
永远在路上才会遇见”（《机场》）。在具体
而微的可触摸的现实生活中，与时间、距离
和速度相关的形而上哲学命题则改变了其
面貌，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诗人面前。“世
界瞬息万变又高深莫测/要停留在哪里，才
算是抵达”（《听见时间的声音》）。

在现实条件下，我们不能实现时空旅
行，但我们可以在大地上奔跑。翻开《时间
的河流》，从目录中我们可以看到诸多有关

以“跑步”为题的篇什。我粗略统计了一
下，几达篇目总数的十分之一以上。这充
分表明，诗人不仅是一个言说者和思想者，
更是一个生命诗学的践行者。不跑步的人
很难想象，一个诗写者，居然同时也是一名
资深跑者。或许从他的诗句“直到可怕的
时间成为敌人”（《听见时间的声音》），我们
可以一窥堂奥。换个角度来看待此问题，
将其解读为人类自古以来的本能和尝试也
未尝不可，那就是向有限的时间索取无限
可能。如同“夸父逐日”这则神话所蕴含的
无穷魅力，跑步让一位诗人的现实生活具
备了文化原型的寓意。听说那些热爱跑步
的人之所以热衷于奔跑，除了通过剧烈体
育运动可以消耗能量，还能让大脑产生内
啡肽从而获得身心愉悦。但它真能像诗人
在搜肠刮肚写作一首诗时，在苦思冥想中
向词语求取宇宙奥义时那样得到同样高烈
度的精神回报吗？春泥的诗行用他特有的
口吻对这一诘问进行了回答：“在匆忙行进
的世界里/所有的忧伤都已随风而逝”（《奔
跑》）。我写诗，但我不跑步，我熟知在词语
中“找虐”的妙趣之所在，并且乐此不疲。
但我并不了解跑步带给诗人的身心愉悦。
我知道村上春树几十年如一日坚持跑步，
媒体报道说他已经跑过了上万里路。这让
我不禁感到有些惊讶。我不知道诗人春泥
是否也像村上春树那样，之所以喜欢跑步，
还有另外一重更不为人知的原因，那就是
他们都很享受跑步中那段独处的时间。是
的，“在云端里写诗/在泥泞中奔跑”（《奔
跑》），这样的二分法对生活并非始终有效，
但也不失为一种充满洞见的人生策略。“没
有什么能阻挡黎明的到来/一切事物终归
会按照规则运行”（《细雨中奔跑》）。历尽
世事沧桑后依然持有乐观豁达，真耶假耶，
孰是孰非，诗人心中自有一块试金石。

不得不说，春泥在诗中表现出的某种
高蹈气质是不言而喻的。“浩瀚的星空闪烁
着无垠的光芒/奔跑在万千事物盛开的季
节里”（《追光奔跑》）。在对跑步的坚持过
程中，春泥“遇见”的“奇迹”，给他的生命带
来了气势磅礴的开阔视野，给他的诗行带
来了充满压迫感的节奏。“越过你的目光和
肩膀/我看到了更远的山峰”（《生日》）。“行
走在路上的风景动人心魄/只有跋涉，才能
不断领略”（《立春》）。“没有理由拒绝期待
已久的鼓掌/春天的列车不会为谁而停留”

（《关于春天》）。这些“不足为外人道”的感
受、认知和渐悟，是生命体验和生活经验的

“非常名”和“道可道”，静水流深，真力弥
满，积累非一朝一夕，最终涓滴融汇，成就
了他在写作道路上源远流长的“个人的诗
泉”的泉眼之一。

像很多对时间充满敏感的诗人一样，
春泥对节气、时令和季节的感知也体现在
他的诗歌题目上。比如《谷雨》《芒种》《雨
水》《惊蛰》《小满》《春分》《立春》等，就直接
以节气作为自己诗歌写作的命题，把个体
生命在语词间的历险跟五千年的历史征候
相契合，令他的诗写接续了农耕文明的根
脉和气息，并秉承了亚洲大陆所特有的深
厚、宽广和辽阔，让文本在诗人对时间的深
度观照下拥有得以完成的可能，并最终达
至平和、轻盈、温润和饱满，且圆转自如。

其他诸如《怀念玉米》《风吹麦浪》《触
摸稻田》《走在时间的边缘》《七月的光》等，
无一不反映了诗人与这种文化资源和精神
矿脉之间的传承与依存关系。

另一方面，诗歌写作的过程就如同俄
尔甫斯与命运抗争的过程，既充满怀疑和
持续自我否定，也充满决绝和大义凛然。
从“新生和换季会出现阵痛/拔节是岁月的
另一种见证”（《风吹麦浪》），到“无拘无束
地盛开在时光深处/燃烧自己点亮破碎的
声音”（《支离破碎的时光》），再到“直到燃
烧的神圣时刻/选择与理想一起埋葬”（《疼
痛》）。这过程饱含生命的艰辛，充满疼痛的
煎熬，一个词即是一场灵魂的拷问，一行诗
即是一次赴汤蹈火的征途，诗人唯有“踏上
属于自己的飞翔旅程”（《突如其来》），去“努
力追逐属于自己的梦想”（《关于绽放》），才
能最终“在天地间升腾起一道彩虹”（《突如
其来》），“在一望无际的原野和山岗/遇见春
暖花开，寂静欢喜”（《关于绽放》）。

还有一点，春泥的诗语言大体比较自
然、平易，“自然是最好的诗句/拒绝一切矫
揉造作/在浮夸的世界里/急需朴实无华回
归最初/最好的安排也不过如此/在半夜写
几行能读懂的诗”（《在半夜写诗》）。

我还注意到春泥的诗歌具有较强的抒
情质地。尽管在世界诗歌格局中，越来越
强调诗歌的现代性以及复杂的诗歌技巧和
经验传达的复杂性，但是当“诗”与“歌”能
够较好平衡时，诗歌的传播空间和辐射广
度也是可想而知的。

时间谜团被诗人一次次解开时间谜团被诗人一次次解开
——序春泥诗集序春泥诗集《《时间的河流时间的河流》》

□□吉狄马加吉狄马加（（彝族彝族））

蒙古族作家巴·那顺乌日图最近以《阳
光草原的英姿》为书名，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了自己的6卷本汉文文集。这是那顺乌日
图文学创作的阶段性总结，也是人们认识
和感受作者文学个性特点的便捷渠道。

我与巴·那顺乌日图是几年前在他创
作报告文学《稀土之光》时有所接触，平时
交往也不多。真是没有想到，他有曲折丰
富的生活经历和如此丰盈的创作成果。这
套由散文、报告文学、杂文等文体作品构成
的文集，无论在其形体规模还是内容蕴含
方面，都给人大气厚重之感，有开阔繁盛之
态。作者将文集命名为《阳光草原的姿
态》，看来是有蕴含和象征之思的。

那顺乌日图自小生长生活在只有蒙古
族语言环境的边远地方，可他后来通过读
书学习和20多年新闻记者生涯中的实际
锻炼，竟然成了一位在口语和文字表达上
都能够非常熟练地运用汉语的作家，真是
令人钦佩。20多年的新闻工作经历，也为
他接触各类社会人物、见识判断各种社会
矛盾现象提供了很好的机缘。或许正是因
为这样不断进取的学习意志和力量，这样
不断开阔的生活领域和世界，那顺乌日图
的人生经历和感受更加丰富，也使得他的
文学创作更具有表达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蒙古高原和辽阔的内蒙古草原，孕育了非常富有蒙古族精神
情感和意志品格的独特民族文化。这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色彩个性绚烂的组成部分，与其他各民族的文化共同组成了悠久、
多样、繁盛的大中华文明文化的宝库。蒙古族文化是非常富有历史
延续性与现实生机的一种文化存在，几十年来，那顺乌日图将根须深
扎在内蒙古这块土地上，不断见识和感受民族文化的力量，发现和体
会蒙古族兄弟姐妹们在生活命运方面的向好变化，以自己的诗情、
激情、深情给予描写和表达，有很多如同长调般委婉、诗意、动情的
歌唱。那顺乌日图认同“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根之所系、脉之所
维”的认识，他将蒙古族的精神看成“蒙古马精神”，时常将其所包含
的“刚毅、坚韧、通人性、忠于职守、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等精神赋予
笔端，用许多作品使这种文化精神得到生动呈现，给人留下非常深
刻的印象。

例如，他分别深入动情地书写了长调传承人拉苏荣、宝音德力
格尔，马头琴传承人色拉西、桑都冷、齐·宝力高，呼麦新生过程中
的呼格吉勒以及嘎达梅林精神曲折坎坷传承过程中的许多故事、
人物和情景。那顺乌日图在书写这些蒙古族特有的文化表达形式
如何得到很好传承的同时，也表现了社会历史的曲折性和复杂性，
写出了各种人物不惜付出物质和精神的巨大牺牲的文化情感和态
度，这都是“蒙古马精神”的生动形象表现。蒙古马中有“走马”“颠
马”“快马”的区别，他笔下的不同故事也正是这般情形，情景虽异，
目标相同。另外，像在“试管羊之父”旭日干的身上，在马业科学家
芒来的身上，在沙沼贫困地区创造沙漠造田防渗槽成功推广水稻
种植的“活财神”塔木扎布、在神奇的蒙医药大师苏荣扎布以及摄
影家赵如意、蒙文书法家包金山、蒙古族服饰设计师色·娜仁其其
格等人的身上，也都体现出了对传统文化痴情投入的情怀和坚忍
不拔的行动力。而对于科学的不断探索的精神等，也都被那顺乌
日图热情地关注并生动形象地描绘。正像时任内蒙古作协主席扎
拉嘎胡所评价的，那顺乌日图的散文就像蒙古长调，“是一种灵魂
激荡飞越，神色高亢悠扬。又像‘安代舞’般质朴敦厚，生命火花闪
闪发光，情感如同海涛汹涌澎湃”。

那顺乌日图在将自身长久、深入地融入蒙古族丰富文化领域
的同时，还以很高的现实热情，自觉汇入到现实社会、经济和科学
发展的潮流中，书写新的中国故事，这一点在其创作的长篇报告文
学《稀土之光》里表现得最为突出。为了这部报告文学的书写，那
顺乌日图20多次走进包头，先后采访了100多位相关人员，掌握了
大量第一手的信息资料，非常投入和用心。稀土是如今工业制造
的重要稀缺资源，我国在这一领域占有很大优势。过去，由于认识
的粗浅和研究开发能力的不足，我们曾经非常简单和粗放地将这
种稀缺资源廉价供应给一些发达国家，甚至因此而受到伤害。为
改变这种局面，作为“稀都”的内蒙古包头市及时迅速改变观念、创
新转型发展步骤，在继承老一代科学家如丁道衡、何作霖、徐光宪
等的科学情怀和科学精神的基础上，与国家战略协同一致，与中国
科学院稀土研究中心等相关部门紧密合作，在许多决策者的科学果
断决策和很多新一代稀土研究科学家的努力下，终于促使世界稀土
的中心由欧美、日本转移到中国包头。我们逐步掌握了稀土市场的
话语权和技术控制权，并且走出了一条绿色发展的新路。这种话语
权地位的转变，对增强我们的经济建设能力和国防力量，都有很积极
的作用。那顺乌日图被这伟大的爱国精神和科学精神所感动，在《稀
土之光》中对许多严峻的斗争局面、很多人的无私奉献和努力开拓给
予了真实而激情的文学描绘。

另外，那顺乌日图还创作有报告文学《雪战“1·03”》《大爱无
疆》《艺术无价》等作品，用散文、杂文和游记等文体书写父母亲情，
记述人们珍惜草原、与风沙对抗、广植布绿的行为，通过自己的经
历阐述新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和感受。这些文章长短不一，内容
多样，都是作者自己的真诚感受和发现，不因循守旧，其中很少看
见时语套话，全是我手写我口。许多富有哲理和诗意的语言，因其
是质朴真情的流露而富有浸润读者心田的力量。

那顺乌日图就像一匹刚毅、坚韧、勤劳的蒙古马，几十年来不
断行进在辽阔的蒙古草原上。“踏花归来马蹄香”，他的这些作品，
有在山河草原间行走的形迹，有绿草花香的清甜味道，更有人间的
生活气息和烟火景象，是泥土的芬芳和生活的歌谣。虽然一些作
品稍多个人化的述说，似有庞杂之相，会影响他创作风格的规整鲜
明，那顺乌日图的文学成就和收获就像不易望断的草原，在内容情
感和情景描绘等方面，已经延伸得很远很远。

那顺乌日图已经步入高龄，可他依然壮志凌云，保持着很强烈
的创作热情。我诚挚地祝他身体健康，创作再出新成果！

一曲感人至深的生命吟唱一曲感人至深的生命吟唱
————电影电影《《脐带脐带》》观后感观后感

□□高明霞高明霞（（蒙古族蒙古族））


